,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想起了我的祖母

　　退休後，老妻不斷叮嚀我：「嘿，老頭子，今後我們只是靠退休金過生活，不能再像過去一樣，想要什麼就買什麼。」今天下午她又開始嘮叨，唱起舊唱片來。

　　「別囉唆了，我本來就省吃簡用，既不抽煙又不喝酒，這種老伴很難找啦。何況我們年紀大了，吃的越來越少，這不是也能省下一些錢嗎？」我不知死活的頂了回去。　

　　「這只對了一半。沒錯，飯是越吃越少，不過不照顧好身體的話，藥是會越吃越多的。別忘了，藥是比飯貴的。」老妻立即回我一槍。　

　　「不是說，少吃的話，病也就少了嗎？」我騷著腦袋說。

　　「話是這麼說，不過，我們台灣話說，煩多食少，不久人世。吃少，也不一定是好事。」

　　「那麼………。」

　　「別再那麼這麼了，我只是告訴你，少買些用不著的東西，並不是要你餓肚皮的。」

　　老妻是退休的護士，我知道繼續纏下去，敗下陣的一定是我。她能搬出一大堆我聽不懂的英文醫學名詞，札實的蓋倒我。

　　「對了，等一下，載我到藥局拿減膽固醇的藥。」過了一陣子，老妻放下手上打了一半的毛衣朝著我說。

過去我們都各開一部車去上自己的班，退休後 ,  她卻連車都不開了。

藥局窗口前，已經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婦人，拿著藥單和藥局師講話，後面還有一位帶著一個小女孩的婦人，大概是 等的太久了，不耐煩地左搖右晃地排著隊。

幸好，我和老妻還有一些雞毛蒜皮鬥嘴 ， 反正藥局裡的人也聽不懂台灣話 ,   只要壓低聲音，她們也不知到我們是在 [各自表述] 對美國健康保險的看法。當我們正談論著台灣實施的全民健保時，一位中年的藥劑師，從窗口探出身來高聲對著

我們說：

　　「我可以幫妳忙嗎？」。 

　　老妻趕緊跨了三大步，靠近窗口把藥單遞給了藥劑師。

　　「過三十分，請來拿藥。」
　　我和老妻為了消磨時間，就在藥局裡一邊聊天一邊閑逛。

　　當我們走回領藥窗口時，剛才的那位白髮蒼蒼的老婦人，正在和一位二十來歲，年輕的女藥劑師隔著窗口講話。

　　雖然我們站在離她們五、六步的地方，還是可以清清楚楚的聽到她們的對話。

　　「我能夠不要這糖尿病的藥嗎？」

　　「這是醫師開的藥，妳一定要吃。」

　　「那麼，我可以不要降血壓的藥嗎？」

　　「醫師開的這四種藥，一樣都不能少。」

　　老婦人躊躇了一下，帶著顫抖的聲音說：

　　「小姐，我一下子付不起這麼多，可以先買一點嗎？」

　　「婦人，這都是瓶裝的，我們不能零賣。而且這是醫師開的一個月的份量。」

　　「三百多元，我怎麼付的起。小姐，我只能先買兩樣嗎？」老婦人帶著懇求的聲音說。

　　「婦人，妳…………。」說著，年輕的女藥劑師卻紅了眼框，注視了一陣子老婦人，回頭開門走進裡面的房間。

　　一位中年的藥劑師隨即走了過來，對著老婦人說：「對不起，這些藥都是妳一定要的。如果妳沒辦法付，那麼妳應該去找社會服務部門。」

　　說完，中年的藥劑師就把藥收回去，留下一臉茫然的老婦人站在那裡。

　　我和老妻也無能為助，只能帶著同情的眼光，看著老婦人消失在重重疊疊的藥架子後面。

　　我們向前走到領藥窗口時，剛才的年輕的女藥劑師眼裡閃爍著淚光，拿了老妻的藥走過來。

　　「辛苦妳了，妳一定很難過。」老妻同情的安慰她。

　　「因為，因為，她使我想起了我的祖母。」她的眼淚又成串的流下來。

　　
　　

　　
　　
　　
